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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给当今社会带来了系列严重问题。该制度产生于 20多年前的特定历史

时期，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已经严重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从社会学、法学、教育投资学以及国际

比较等角度分析，都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中国外语教育制度应遵循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

化、激励化的系统改革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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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必修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硕士博士研究

生等 20 多年的学习中，外语是惟一始终必修、必考的课程，甚至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两门公

共必考科目之一，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唯一公共必考科目；一些高校实行学士硕士学位与外

语四六级挂钩；外语专业学生还必须学习、考试第二外语；中级以上职称晋升还与职称外语考试

挂钩。由于具有以上的必修性特点，笔者在此将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称为“外语必修制度”。 

一、外语必修制度的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现行外语必修制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耗时低效，得不偿失 

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学外语？这虽然难以精确统计，但我们不能否认，外

语学习确实花了国民很多时间精力。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曾在 4 000 多名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中做过一个“你在大学期间，花

在英语上的时间有多少？”的调查，回答“占几乎全部时间”者占了 19%，回答“占大部分时间”

的有 56%，回答“正常学习时间”的 16%，回答“很少”的只有 9%。也就是说，75%左右的大

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上了。[1] 

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外语，效果如何？1996 年 6 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一次外语

教学座谈会上曾尖锐指出：“我们的普通外语教学，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大学二年级，花那么

长的时间，从一个普通大学毕业出来，既不能看，又不能听，也不能讲……费时较多，收效较低”。

李副总理所说的这“三不”，至今没有根本改观。就是已经取得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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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英语原文报刊或进行英语对话的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学生实际掌握的英

语除了应付毕业考试、入学考试、证书考试以外，几乎派不上其它用场。 

（二）阻碍、扭曲了专业人才发展 

一是外语学习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效果。二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

才失去了专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个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由于外语差，即便专业再优

异也是白搭。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介绍，历年美术学院的专业课程考试前 3名者往往

都因外语差一些而被拒之门外；相反，专业平庸、外语成绩突出的考生，却往往成了录取的亮点。

所以，在笔者调查中，有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感叹说：“许多专业很好的学生因为外语差而

被挡在门外，而一些专业一般的学生却因为外语好一点就进来了”。有人更是发出这样的感叹：“在

中国，只要你外语好，你肯定能考上硕士、博士研究生；只要你外语不好，你肯定考不上！”笔

者曾经对 100 名硕士考试落榜生进行调查，结果有 95 人是因为外语被卡住。在这种状况下，因

为外语考试而失去专业发展机会的专业人才有多少，可想而知。三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改

变了专业发展方向。比如一些有法律、经济类专业特长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丧失了竞争

力，只好转向自己不爱好的、冷门的、竞争不激烈的专业；有些专业很好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

一点，只好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转而调剂到外语可以降分的西部一些普通高校。在这种情况下，

难免有许多优秀专业人才因为外语加入竞争指标而失去竞争优势，被迫改变专业发展方向。 

（三）使中国教育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学会一门外语，应该学会用外语来听、说、读、写，而不是通过死记单词、琢磨语法、研究

考试技巧来对付考试。但是，在中学，由于受高考的影响，学生花大量的时间训练考试，研究题

型，琢磨考试技巧。进人大学后，没有了高考压力，本应该是接受素质教育，强调专业教育和创

新教育，也应该尽快补上因高考而耽误的外语听说技能。可是接踵而至的四六级考试和硕士、博

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等，使学生从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再次陷入“听讲—死记—应考”的

怪圈，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外语教学也被迫再次循着“单词—语法—考试技巧”的老路走，

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二、外语必修制度的历史形成及现实挑战 

（一）中国外语教育在 20世纪 70年代末以前并没有必修性的特点 

有证可考的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教育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的 1289 年。之后，有明朝的“四

夷馆”，清朝于 1727 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1862 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等。在以上 500 多年的

历史时期，外语教育仅在个别学校开展，谈不上必修。 

1902 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13 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学校课程标准》，

1922 年南京政府颁布了《中学英语课标准》，都是将英语仅仅规定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中小学

以外则无任何规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外语（俄语）也仅列为中学必修课程，在中学以外则没有外语方面

的任何要求，只是根据需要在大学开设了俄语等外语专业。[2](P1-3)
1966 年以后的十年动乱期间，

中学外语教学也遭受了破坏，更谈不上必修。 

（二）现行外语必修制度的产生过程 

1978 年 6 月 6 日，教育部下发《关于 1978 年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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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全国统一命题，考外语科目。当时规定外语科目成绩虽然暂不记分、仅作参考，但从此外语

成为高考必考科目之一。[2](P134)
1979 年 5月 3日，教育部下发《关于 1979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

意见》规定，报考重点院校的，外语考试成绩按 10%算分，报考一般院校则不算分。[2](P159)
1980

年 4月 24日，教育部下发《关于 1980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逐年提高外语成绩在

高考成绩中的记分比例：1980 年 30%、1981年 50%、1982 年 70%，1983年 100%计入总分。[2](P176)

随后，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将外语列为必考科目。 

从 1979 年开始，大学公共外语课程在高校逐步设立，大学外语专业也被要求必修第二外语。 

1987 年、1989 年国家教委先后推行大学英语四、六级标准考试，当时还只是部分高校自愿

参加。[2](P360)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开始有一些高校将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学士硕士学位挂钩。 

20 世纪 90年代，“外语热”进一步从学校蔓延到社会，其标志是人事部门规定将中级以上职

称晋升也与职称外语考试挂钩。自 1999 年开始，职称外语考试实施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

统一组织的制度。 

（三）中国外语必修制度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及其特殊历史任务 

1954年，中国把英语、法语等外语科目基本砍掉，改学俄语，因为当时中国和前苏联关系很

好。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有所恶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并与英、

日、法、德等语种国家有了密切交往，原来培养的俄语人才显得过剩，而英语、日语、法语、德

语等外语翻译人才紧缺，以致于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外交工作。所以，

大量培养英语等外语人才被当作当时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正如 1979 年 11 月 17 日在国务院批

转民政部、国家计委、外交部、教育部《关于全国外语人员普查结果和做好调整、使用工作的报

告》中所指出的：“目前，中国外语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还远远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今

年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毕业生 3 597人，而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则为 7 921人，相差近一倍。”[2](P172) 

由此可见，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是在中国外语人才奇缺、以致于影响到中国当时外交工作正

常开展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任务，有其历史合理性。 

（四）外语必修制度的现实挑战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外语必修制度面临明显的现实挑战，因为目前

中国外语人才的供需情况与 20世纪 70 年代末 80年代初已经大不相同了。至 2001 年止，全国有

400 多个高等学校开设英语专业，英语专业在校生超过 15 万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3]现实中，

社会上已经有许多外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者选择一些跟外语完全无关的行业。另

外，中国也已经成为翻译大国，中国翻译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 2004 年上半年，中国有在

岗聘任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约 6 万人，翻译从业人员保守估计达 50 万人，而有关抽样调查显示

该数字可能达到 100万人。[4]所以，20 多年前中国外语必修制度设立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已经不存

在，其原来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三、对外语必修制度的若干理论反思 

（一）外语必修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有存在的必要，原因是外语很重要，特

别是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加入了 WTO的中国，外语非常重要。 

对外语的重要性，笔者非常赞同，而且也相信会越来越重要。但是，外语“重要”是不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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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行外语“必修”呢？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外语“重要”就要实行外语“必修”，那么，按照类比推理的方

法，其他科目“重要”也应该实行“必修”，比如中文“重要”也应该实行中文“必修”，法律“重

要”也应该实行法律“必修”，医学“重要”也应该实行医学“必修”，还有计算机、物理、人类

学、史学……实际上，有哪门学科不重要呢？那是不是都要必修呢？ 

实际上，按照普通社会学的“行为—关系—制度”框架理论原理，我们设立某种制度以强制

性规范某种行为，并不是因为该行为对行为者本人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该行为与他人有关系，

通常是会损害公共利益。比如杀人、抢劫、盗窃等行为，与他人有关系，会损害公共利益，所以

我们设立制度对这些行为进行强制性地规范。如果某行为与他人利益没有什么关系，不会损害公

共利益，我们就没必要设立制度去进行规范。 

一个人是否实施“学外语”这一行为，就像是否学法律、医学一样，这与他人的利益没有关

系，也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应该被强制性规范。比如甲是一个懂英语的导游，乙是一个不懂外语

的导游，丙是一个懂越南语的导游，结果无非是甲多挣点英语国家游客的钱，但乙可以利用甲学

英语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导游专业水平，丙可以利用甲学英语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越南语水平，

乙和丙也许能比甲挣更多的钱，所以不应该要求乙和丙拿学位也要过英语四六级或评职称也要过

职称英语考试。 

（二）外语必修制度的法律分析 

中国国民因为不懂英语或日语等外语而被剥夺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涉嫌违法。马克思主

义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强迫一个民族学习、使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 4 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种法定的自由应该

包括这样一种涵义：中华民族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仅仅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就可以获得受教育和职

称晋升等权利，并不以掌握美利坚民族、大和民族等任何其他民族语言为条件。但是，在外语必

修制度的要求下，中华民族儿女却会因为不懂美利坚等民族的语言而被剥夺读大学和硕士博士研

究生等受教育权，被剥夺职称晋升的权利，中国国民因为不懂英语或日语等而被剥夺在中国的受

教育权和职称晋升权，笔者认为这显然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 

用外语教学或双语教学，涉嫌违法。《通用语言文字法》第 10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幼儿园管理条例》第

15 条规定“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教育法》第 12条、《义务教育法》第 6条、《义

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 24 条等也对普通话使用作了规定。但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进行

双语教学甚至完全用外语教授专业课，甚至用英语在教授中国文学专业课程，还认为只有这样才

体现出学校的高品位；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在实行全英语教学模式。 

（三）外语必修制度的教育投资学分析 

教育投资学原理认为，我们选择接受教育，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是一种时间、精力和财力的

投资。我们学习外语，也必须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否则我们没必要去浪费有限的生命。 

外语固然很重要，就像法律、医学等所有专业一样很重要，但我们谁也不敢说：100%的人、

100%的专业、100%的行业都离不开外语。有一些人、有一些专业、有一些行业确实用不上外语。

比如超过 9亿的农民群体，成千上万的中小学非外语教师，成千上万的国家公务员（按照《通用

语言文字法》第 9 条规定公务员应以普通话为公务用语），成千上万的工人等等，外语对他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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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不可少。有人认为，外企、涉外商务、留学等总需要外语吧。可是，这种需求有多少？2005

年 1月 26日，广西举行大学毕业生双选会，笔者在双选会上调查了 46个用人单位 1 829个岗位，

其中提出英语四六级要求的只有 6 个用人单位共 160 岗位，比率为 8.7%。2005 年 1月 27 日下午

笔者还登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信息网”调查了 39 个单位超过 174 个岗位，提出英语四

六级的仅 5个单位 14 个岗位，比率不到 8%。 

所以，外语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重要。强迫用不上外语的数亿国民学外语，违背

教育投资学规律，浪费国民的人力资源。 

（四）外语必修制度，不符合国际通行惯例 

有人说，世界上大量知识是用英语表述的，中国要了解世界，与世界接轨，必须要求大家必

修英语。可是，难道日本、法国不与世界接轨吗？可日本的英语水平在亚洲是最差的，而法国正

在全力抵制英语以保卫法语。难道俄罗斯、德国、韩国、意大利等等国家不与世界接轨吗？难道

香港、台湾不与世界接轨吗？可这些国家、地区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必修制度。 

世界各国人民当然也有很多学习外语的，但一般都是自愿选择的，政府只是起鼓励、引导的

作用，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与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挂钩的外语必修制度。 

四、中国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    

中国外语必修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符合目前的时代要求，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一

系列问题，急需改革。笔者主张应实行让中国人自愿学外语的教育制度，并按照自愿化、专业化、

基础化、区域化和激励化的思路对现行外语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 

（一）自愿化。一个人学不学外语，完全由个人自由选择。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将高考和硕

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第二外语考试科目取消，或者由高校自己决

定是否开考；将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的第二外语科目取

消，或仅作为任意选修课；禁止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大学学位证挂钩的做法；取消职称外语考试。

有人担心，外语学习自愿化以后，谁还会学外语呢？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如果学外语有用，会给

学习者带来利益，那么，自然会有人学。其实，我们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主要是指英语，而越

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是没有纳入必修的，但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人才在市场规律的作

用下完全实现了自我动态平衡。 

（二）专业化。如果说中国目前在人才市场上出现外语人才缺乏的问题，那一定是外语专业

人才缺乏，而不是全民外语水平的问题。有资料也显示，中国是翻译大国但不是翻译强国，因为

翻译的总体水平不高。造成中国翻译“大而不强”的首要原因是外语专业人才少。所以，中国有

必要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而不是把资源分散在全民外语普及方面。 

（三）基础化。笔者认为可以在小学、初中阶段开设外语课，但不要纳入升学考试当中去。

这种基础化的外语教育，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幼年学语言的优势，为以后在必要时的进一步学习

打下基础，一方面学习压力不大，不会浪费大量时间，也不会扭曲专业人才发展。 

（四）区域化。在基础阶段的外语学习，笔者认为不要全国都学英语，而应根据各个地区的

特点进行安排。比如在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宜选择越南语、泰国语、老挝语、缅甸语等东

盟国家语种，在辽宁、吉林等东北边疆地区宜选择朝鲜语、日语等语种，在黑龙江、内蒙古等北

方边疆地区宜选择俄语、蒙古语等语种，这样既发挥了语言学习环境的优势，也更加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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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激励化。笔者反对在制度上要求全体国民必修外语，但主张可以采取一些激励性、倡

导性的措施，比如创造尽可能好的外语学习环境，开展一些专业技能竞赛，鼓励开办外语培训机

构等，以吸引更多的人自愿来学习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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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eries of serious problems have arisen from the current system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Two decades ago, these systems were enacted in the background of that special historical occasion, 

which accounts for their historical rationality at that time; nevertheless, these systems are in critical 

disagreement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s in China, which is especially the case that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se 

systems will turn out to be more evident if analyzed from the angles of sociology, law, sociolinguistics, 

pedagogical investology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tc.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system 

reform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concept that encourages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o be voluntary, rudimentary, specialized, regional and stim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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